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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

鸦片战争以前清朝水师战船的演变
祁　磊

摘　要：鸦片战争以前，清朝外海水师主力战船的演变按其形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

段：顺康年间为鸟船和水艍船，康乾年间为赶缯船和双篷船，嘉庆以后为米艇和同安船。

梳理１５０余年中水师战船建造的来龙去脉，可以揭示出战船演变的内在逻辑：历次建造水

师战船均是以敌方战船为仿造对象，其目的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弥补与敌人之间的武器差

距，改变战场上的被动局面。鸦片战争后，这种 “师敌长技”的传统理念又经道光帝的支

持与地方官绅的实践，最终被魏源表达为 “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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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战之最要者，莫如船”①，战船在海防体系中的重要性毋庸赘言。鸦片战争中面对 “船坚炮

利”的英国海军，清朝水师可谓是一败涂地。学界常从技术层面衡量中英战船的强弱，认为清军在

战船性能、火炮技术等方面远逊于英军②，但任何事物均产生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并会随之发生

变化，不应忽略此前清军水师战船的演变历程。除对中英战船进行比较研究外，学界还考察了近代

以前清朝水师战船的类型以及修造管理制度，甚至从技术角度对战船的结构进行复原③。综上所述，

前人研究虽多，但仍有所不足：一是对于清初水师战船的整体情况仍较为模糊，为击败南明水师与

郑军水师，清军曾建造了规模庞大的外海战船，这在清代水师战船的历史谱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

置，不厘清该时期的战船情况，就无从讨论战船的演变过程；二是以往普遍认为清代水师战船多是

仿造民船，但民船有上百种船型，水师选择仿造对象的标准是什么？本文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

藏档案为基础，梳理近代以前浙闽粤三省外海水师④历次战船改造的来龙去脉，并拟藉此揭示出水

师战船演变的内在逻辑。

一　清初浙闽粤水师战船的概况

清军入主北京后不久，南明鲁王退往舟山，郑成功于金门起兵反清，清军与南明军、郑军在东

南沿海互相攻伐。在这场持续数十年的拉锯战中，海战成为双方的主要交战方式。然而清军以陆战

见长，海战经验不足，为了抗衡郑军及南明军的强兵巨舰，清军大量仿造敌方的主力战船。

（一）清初浙江水师以水艍船为主力战船。顺治五年 （１６４８年）至七年间浙江水师共建造水艍

船１１５艘。因连年出洋作战，这些战船损坏率极高，到顺治十一年就因 “连年调闽，及风涛失利，

仅存五十七只”，浙江巡抚遂请再造１５０艘新船⑤。如此庞大的建造规模表明水艍船已经成为浙江水

师的主力战船。关于水艍船的建造缘起，户部尚书车克称该船乃 “顺治六年间因舟山寇横进剿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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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是原无前朝旧制可循”⑥。然而，水艍船并非如车克所言是清军的首创，早在清军建造之前，南

明水师就已大量装备该型战船。顺治四年，南明将领沈廷扬 “统舟山水艍、沙船二百余号犯崇及吴

淞”⑦，清军从南明水师中 “夺获水艍、八桨船、沙船共十二只”⑧。次年，清军就大规模开建水艍

船。时间衔接如此紧密，清军很可能就是在仿造敌方的水艍船。

为何会选择水艍船作为仿造对象？从南明与郑军水师的装备数量便可看出，水艍船是两军主力

战船。顺治八年，清军攻破舟山时就烧毁南明军 “新造未曾竖桅大水艍船百十余号”⑨。顺治十一

年，南明将领张名振率 “水艍、沙船八百余号”驻泊羊山⑩。顺治十三年初，郑军大举进攻台州、

舟山，台州副将获悉郑军水师中 “水艍有千余艘”，遂献城投降；兵部尚书孙廷铨亦称郑军 “尚有

新造大型水艍六七百艘”瑏瑡。如此庞大的装备、建造规模凸显出水艍船在南明水师和郑军水师中的主

力角色。对于几乎没有海战经验的清军而言，建造与敌方相同的水艍船才是与之对抗的最明智

做法。

（二）清初福建水师则以鸟船为主力战船。顺治十三年，福建巡抚刘汉祚奏请建造大鸟船４０
艘瑏瑢。康熙二年 （１６６２年）福建水师派出百余艘鸟船护送出使琉球的船队瑏瑣。康熙十八年，福建提

督统计全省水师 “有原旧鸟、赶缯船二百五十只，新造鸟船五十只，共船三百只”瑏瑤。康熙二十二

年，施琅 “总计带领官兵二万一千有奇，配驾大鸟船七十只”瑏瑥，且水师将官均配驾鸟船负责与郑军

水师正面交锋瑏瑦。后人评价鸟船亦称：“康熙癸亥，靖海将军施琅实照造此船以平澎台。”瑏瑧鸟船的建

造规模及其在海战中的重要作用表明其无疑是福建水师的主力战船。关于鸟船的尺寸，时人称 “烽

火营鸟船一只，长一十二丈三尺，宽二丈五尺；闽安中营鸟船一只，长一十二丈二尺，宽二丈六尺

五寸”；甚至另有 “鸟船长十五丈，宽二丈六尺”瑏瑨。照此推测，鸟船的长度应该从１２丈至１５丈不

等，宽度从２丈５尺至６尺不等。形制如此庞大，堪称巨舰。

福建水师之所以会选择仿造鸟船，亦因该船是郑军水师在福建沿海的主力战船。早在清军建造

鸟船之前，福建官兵于顺治十二年探得郑军 “大鸟船百余号，在外洋游移观望”瑏瑩。顺治十七年，清

军与郑军在厦门附近海域激战正酣，郑成功之侄 “郑泰自金门率鸟船五十号乘势冲入”瑐瑠。澎湖海战

中清军击毁最多的战船也是鸟船瑐瑡。既然福建海域的郑军水师是以鸟船为主力战船，那么鸟船自然

会成为清军仿造的对象。

（三）不同于闽、浙两省，清初的广东水师以小型战船为主。据兵部统计，自顺治十七年至康

熙三年，广东水师共有２９８艘船只。康熙三年，又有郑军将领投降所带小船１１６艘以及省内官员捐

造船只１３４艘瑐瑢。至康熙九年，这５００余艘战船实际可用者仅有２００余艘，且皆 “为防守该省内境，

倘若赴外海斩剿，则必用艚船、艍船，方可迎风破浪”，故广东省将这两百余艘战船拨配至各营，

作内洋守港之用，另维修废旧的６１艘艚船、艍船用于外海作战瑐瑣。而艚船在外海的战斗力，恐怕也

不容乐观。康熙十八年清廷调发广东水师的艚船协剿郑军时，广东提督称 “艚船止堪防守海港，难

入巨洋”瑐瑤。由此看来，广东水师装备最多的是只能用于内海的小型船只。

二　康熙朝平台后水师主力战船的转型

清初浙闽两省水师大量仿造南明军和郑军的主力战船，且浙闽粤三处配备不同类型的战船，这

不失为一个短时期内克敌制胜的务实之举。康熙朝平台后，清朝在东南海疆的威胁被清除，海防重

心由外海转向内海，大型战船失去用武之地，相继被裁撤，而以赶缯船、双篷船为代表的中小船型

成为水师的主力战船。

赶缯船是明清之际出现在闽浙沿海地区的一种船型，其尺寸型号繁多，小者在沿海捕鱼，大者

鸦片战争以前清朝水师战船的演变



－９０　　　 －

可远洋贸易瑐瑥。平台以前，清军虽也曾建造过大量的赶缯船，但却是用于辅助作战，不能视为主力

战船。双篷船 “制同赶缯”，该船外形与赶缯船相同，惟尺寸略小，亦可归入赶缯船系。双篷船分

为双篷艍船与双篷 船两种，俗称艍船与 船，前者主要装备闽粤，后者主要装备浙江。

福建水师的鸟船最先被裁撤。康熙二十二年以后，“海波既恬，当事者以各港沙浅，鸟船急难

摇动，且修理估计不赀，节浮费而资实用，尽改鸟船为大赶缯”瑐瑦。康熙二十七年，清廷将赶缯船、

双篷艍船、花座船、八桨船、平底船列为福建水师额设战船。赶缯船一共有１７种尺寸型号，“自长

四丈、阔一丈二尺起，至长八丈三尺、阔二丈一尺二寸止”。双篷艍船共有１０种尺寸型号，“自长

三丈四尺、阔九尺起，至长六丈一尺六寸、阔一丈六尺六寸六分止”瑐瑧。经过数次增添裁撤，至乾隆

中期，福建水师额设赶缯船１５１艘、艍船１３１艘、平底船２１艘、八桨船２６艘瑐瑨。其中，８丈以上的

大型赶缯船仅有１５艘，大部分都是５丈至７丈的船型瑐瑩。毫无疑问，小型的赶缯、艍船已成为福建

水师的主力战船。

浙江水师于雍正二年 （１７２４年）额定四种战船形制，分别为水艍船、赶缯船、双篷 船和快哨

船瑑瑠。其中，水艍船长８丈９尺，阔２丈２尺５寸；赶缯船７丈９尺，阔１丈９尺５寸；双篷 船长

６丈６尺，阔１丈７尺５寸；快哨船长４丈８尺，阔１丈４尺瑑瑡。乾隆中期浙江水师额设船数为：水

艍船３１艘、赶缯船１６艘、双篷 船５８艘、快哨船４５艘瑑瑢。在这１５０艘战船中，小型的 船、哨

船多达１０３艘，显然已成为浙江水师的主力战船。

广东水师亦着力添造赶缯船、艍船。至乾隆中期，该省额设赶缯船８４艘、艍船６０艘瑑瑣。从尺

寸来看，赶缯船长７丈６尺９寸１分、宽１丈８尺９寸，艍船长５丈８尺５寸、宽１丈８尺５寸瑑瑤。

相对于清初，此时广东水师的船型明显增大。清代会典中虽然将赶缯船与艍船列入 “外海战船”名

目，但正如康熙朝广东南澳镇总兵陈良弼所言：“大者亦如赶缯船之式，小者亦如艍船之式，然终

不敢深入大洋，每见多有误事，只宜用内海。”瑑瑥及至乾嘉之交，东南海疆秩序急遽恶化，水师不得

不裁撤额设的赶缯船、艍船，建造新型战船，这也证明了陈良弼所说并非虚言。

三　乾嘉之际广东水师主力战船的再次转型

乾隆末年，栖身于安南西山政权之下的华南海盗肆扰东南海域瑑瑦。广东水师在剿捕海盗时，“辄

以盗船狡捷，营船追赶不前为词”，雇募民间船只出海。两广总督福康安得知这一情况后，认为
“战船如果驾驶不灵，则成造时何不仿照民船式样改置”，遂于乾隆五十四年 （１７８９年）奏请将战船

照民船式样改造瑑瑧。军机处则称战船虽略逊于民船，单体积略大，若概行改置，则需大船时无船可

用，仅同意改造半数额设战船瑑瑨。福康安接获谕旨后，又奏请待查明海道情形后再行筹议瑑瑩。经过

半年的谘访勘查，福康安决定 “各项战船均仍其旧，毋庸改造，以免更张而存定制”。具体理由有

三：其一，外海水师各营额设战船名目均是根据海道情形配造，“何以至近年忽称不便”，无非是因

为 “营员等操驾生疏，不谙海道”；其二，船身宽大，正可多载兵士、火器，海疆用船原不止于捕

盗一端；其三，水师官兵所奏请仿造米艇与齐桅船，但米艇尺寸与艍船接近，齐桅船则更为高大，

对加强灵活性并无助益瑒瑠。第一项理由尚属合理推测，第二项附和了军机处的意见，第三项却明显

暴露出福康安对于水师建设的认知模糊。他称米艇与艍船大小不相上下，但实际 “大号米艇身长九

丈、宽二丈，缯船则仅长七丈六尺九寸一分、宽一丈八尺九寸，中号米艇身长七丈六尺五寸、宽一

丈八尺八寸，艍船则仅长五丈八尺五寸、宽一丈八尺五寸”。米艇不仅远大于额设的赶缯船、艍船，

如若造成，甚至可以说是广东水师自清初以来的最大船型。此外，福康安并不理解战船大小与海洋

形势之间的关系，他主观地认为营船既嫌笨重，则改造之船尺寸应当收小，方才灵便。其实，战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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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笨重与灵便是相对于内外海洋而言的。“海船、内河船只不同，船身长宽则压浪平稳，桅高篷大

则受风行驶迅速，不比内河船小即灵捷也。”瑒瑡换言之，宽大的战船在狂风大浪的外海行驶灵便，在

风平浪静的内海则笨重迟速；窄小的战船则恰好相反。可以看出，虽然调查半年之久，但福康安对

于水师的实际状况仍是懵然无知。

数年后粤洋形势更趋恶化，两广总督长麟再次奏请仿照民船式样添造战船。其理由有二：一是

额设战船不敷派用，广东洋面远较他省辽阔，而额设营船仅有１３０余艘，除去在厂维修拆造之船，

“实在存洋巡哨之船不过六七十只”，“已有鞭长莫及之势”瑒瑢。所言属实。乾隆中期广东水师额设赶

缯船８４艘、艍船６０艘，后因海宇承平，多次裁撤赶缯船，至此时仅有赶缯船１８艘、艍船６３艘瑒瑣，

外海作战能力远不及从前。二是虽雇佣民船以为官用，但并非长远之计，“不惟民船之舵工水手各

顾身命，不敢与盗船迎敌，则驾驶必多趋邂；即或民船均能认真出力，而营员报盗后，各州县始转

辗转雇觅，比至船甫雇得而盗已遁去，亦属缓不济急，办理尤为掣肘”瑒瑤。广东布政使吴俊对此亦称
“一闻盗警，即需地方雇备民船，而民船视捕盗为畏途，遂辄纷纷躲匿，是以雇觅甚难。比至雇有

船只，盗已遁去”瑒瑥。长麟与吴俊等人共同筹议后，认为 “与其常年雇觅，旷日靡费，苦累船户，不

如一鼓作气，筹款打造，则一劳可冀永逸”，遂奏请添造大米艇４７艘、中米艇２６艘、小米艇２０
艘瑒瑦。长麟的奏议很快得到批准，９３艘米艇在三年内次第造竣。由是，米艇取代缯、艍船成为广东

水师的主力战船。长麟未对额设战船有任何批评，并非奏请 “改造”战船，而是 “添造”战船，绕

过了所谓的 “国家定制”，清廷才会迅速批准长麟的造船计划。

值得注意的是，清廷也于次年十月谕称：“各省战船，向因船身笨重，遇有追捕盗匪之事，驾

驶不灵，动须添雇民船。……沿海省分战船，自当于应行拆建之年，……仿民船式样改造，以便操

防而收实效。”瑒瑧这道上谕隐隐透露出清廷似乎意识到海疆问题已经严重到不得不变更 “国家定制”

的地步。对于清廷的谕令，广东省当然积极响应。嘉庆四年 （１７９９年）广东水师计划在额设缯艍船

内拨出４７艘改为米艇。其中３３艘由９３艘米艇内分出充抵，剩余１４艘待缯艍船届拆造期限，再陆

续改造瑒瑨。及至嘉庆九年，两广总督倭什布却又奏请取消原定３３艘米艇的额设名目，并将原定改造

的１４艘米艇，仍照缯艍船式样修造瑒瑩。嗣后，广东的洋商与盐商又两次捐造米艇６３艘瑓瑠。至嘉庆十

一年，统计新旧米艇共１３５艘，内大号６１艘、中号４２艘、小号３２艘。即使到同治末年，广东水师

１６７艘战船中仍有１１５艘米艇瑓瑡。可见在水师近代化以前，米艇一直是广东水师的主力战船。

米艇出现于乾隆晚期，是一种专用于广东海域运输稻米的商船瑓瑢，共分三种型号：大号米艇长

９丈，宽２丈；中号米艇长７丈６尺５寸，宽１丈８尺８寸；小号米艇长６丈４尺８寸，宽１丈６尺

４寸。以运载的货物来命名，可见米艇是一种相当专业化的船型，这也反映了１８世纪后半叶广东省

米粮商品化水平的提高。米艇因载重大、航速快，逐渐在从事广东沿海贸易的商贩中普遍使用。广

东水师为何会选择米艇作为仿造对象？考察这一时期广东海盗装备的战船便能窥得其原由。嘉庆年

间的广东海盗在官员奏折中经常被称作 “艇匪”，“劫驾广东可装三四千石之大号艇船，配用数千斛

之大炮，在洋恣肆劫掠”瑓瑣。所谓 “艇船”就是指米艇，而 “艇匪”就是驾驶米艇的盗匪。两广总督

吉庆也注意到 “贼匪贪图米艇快捷……是以至洋盐船间有被盗抢夺之事”瑓瑤。广东海盗以米艇为主力

船型，水师因此仿造，以对抗海盗，适应新形势下的捕盗职能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一种 “师敌

长技”。

四　嘉庆初年闽浙水师战船的频繁更替

乾嘉之交，受广东海域乱局的影响，闽浙沿海的本地土盗也趁机作乱瑓瑥。由于土盗船小，额设

鸦片战争以前清朝水师战船的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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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船在追剿时极为不便。乾隆六十年，浙江巡抚吉庆将这一情况奏闻清廷：“此项船只在洋面水深

之处，驾驶便捷，而于岛屿港汊水浅处所，未免船身重大，稍欠轻捷，盗匪望见营船，势必畏惧，

若往大洋即可驾驶擒拿，或逃往岛屿水浅之处，大船难以迅驶，往往乘便脱逃，是以向来营汛巡缉

盗匪，多有雇觅福建同安船只，随同营船出洋。”瑓瑦然而，若雇觅同安商船，既耽误船主谋生，且一

时难以齐备，不如官方制造，缉捕应手瑓瑧。此后几年，闽浙两省陆续将水师额设赶缯船、艍船全部

改造为同安船瑓瑨。

同安船是清代福建省同安县制造的一种常用于沿海短途贸易的商船，因其头尾尖窄，远看如同

梭子，故又称 “同安梭船”。该船有三种型号，“一号船身长七丈二尺，宽一丈九尺；二号船身长六

丈四尺，宽一丈六尺五寸；三号船身长五丈九尺，宽一丈五尺五寸”瑓瑩。从尺寸来看，最大号同安梭

船也只是等同于中号赶缯船。

闽浙沿海民船类型繁杂，水师为何会选择以同安船为仿造对象？小巧灵便显然不是唯一的理

由，因为比赶缯船、艍船小的船型还有小钓船、虎跳船、猫缆船、乌底船、白艚船等数十种。吉庆

在奏请仿造时曾强调该船 “扮商诱匪，颇为得力”瑔瑠，这就意味着海盗经常会劫夺同安船，所以同安

船才会成为水师的仿造对象。

随着海洋局势的转变，同安船轻便的优势在数年后逐渐成为劣势。嘉庆四年闽浙海盗头目蔡牵

联合广东艇匪多次挫败水师围剿，福建水师副将李 把剿捕失利归因于 “兵船甚小，盗船高大”，

建议重新改造战船，但未能引起当局重视瑔瑡。半年后，浙江提督苍保再次详陈裁改同安船的必要性，

称前因 “土盗船小，故营船改造同安船，灵便快捷，得以追捕攻击”，近年 “艇匪劫驾广东可装三

四千石之大号艇船，配用数千斛之大炮”，而 “同安船只可装五六十石之船，其炮亦只可配用三四

百斛以至五六百斛之中小炮位”，浙江水师乍浦营参将陈国栋中炮身亡即 “因兵船与艇船大小悬

殊”。为引起清廷的重视，苍保疾呼： “若再不请造大船，添制炮位，立图剿灭，该匪势必恃其强

大，兵船一时不能搜获，将来愈聚愈多，实为海疆之患！”瑔瑢

苍保奏折抵达京师时，恰值广东按察使吴俊在京陛见。由于吴俊倡议建造的米艇在剿捕艇匪时

甚为得力，嘉庆帝谕令沿海各省一体仿造。闽浙两省旋即各造３０艘瑔瑣。此后几年，闽浙海域的艇匪

逐渐被剿捕净尽，福建水师提督李长庚称 “米艇船身高大，驾驶灵活，出洋缉捕较同安船尤见

得力”瑔瑤。

在水师的强势围剿下，原本在闽浙沿海侵扰的蔡牵自嘉庆十年开始进入台湾海域活动，“该匪

形如鬼蜮，东窜西游，屡由外洋走险窜台”瑔瑥。这一变化给水师剿捕造成相当大的不利影响。蔡牵装

备了体型更为庞大的大同安梭船，使米艇相形见绌瑔瑦。嘉庆十一年八月，蔡牵在被浙江水师围困的

情况下仍能顺利逃脱，究其原因，即 “提督 （李长庚）所坐之船为通帮最大，及并拢蔡逆之船，尚

低五六尺，是以不能上船擒捕”瑔瑧。更重要的是，米艇不适合横渡台湾海峡。闽浙海域的洋流、季风

多为南北走向。冬季北来的洋流在经过台湾海峡时，因海面收窄而变得湍急，使横渡海峡十分危

险，船身宽大的船只渡台更为安全，而米艇 “船身窄舵宽，不耐风浪，于横洋更不于宜，秋冬之间

万不能渡台，不如大同安梭处处得力”瑔瑨。浙江定海镇总兵罗江太追剿蔡牵时，其乘坐的米艇被风浪

损坏沉没，全船官兵遇难，而同行的大同安梭船皆未有人员伤亡瑔瑩。为了改变战船劣势，闽浙两省

一方面积极建造大同安梭船，三个月内共添造２丈６尺宽大同安梭２０艘、２丈４尺宽大同安梭２０
艘瑖瑠。另一方面，尽力截断海盗的船只来源，具体措施有二：一是抢先雇佣、购买商船，由于闽浙

两省 “渡台商船似此梁头二丈六尺之大同安梭船颇复不少，蔡逆匪船即多系由此内劫取者”，倘若

地方官能先于蔡牵雇觅、购买宽大坚固之船，“则大号船只悉归官用，蔡逆自此无从劫取”瑖瑡；二是

限制新造商船的大小，“以防蔡逆劫取，嗣后新造、拆造商船梁头均以一丈八尺为率”瑖瑢。闽浙水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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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备大同安梭船后，战局很快得到扭转，蔡牵根本无力招架，只能四处逃窜。

大同安梭，全称 “大横洋同安梭”，属于同安梭船式样，分两种型号，“集字号，船身长八丈二

尺，宽二丈六尺；成字号，船身长七丈八尺，宽二丈四尺”瑖瑣。相比于普通同安梭船，大横洋同安梭

船在增大尺寸的同时，减小长宽比，使得船体更加稳定，适用于横渡台湾海峡，这正是 “横洋”的

意义所在。据 （道光）《厦门志》记载：“横洋船者，由厦门对渡台湾鹿耳门，涉黑水洋，黑水南北

流甚险，船则东西横渡，故谓之横洋，船身梁头二丈以上。”瑖瑤大横洋同安梭船原本是专门用于横渡

台湾海峡的商船，此种船型在民间大量存在说明当时民众频繁往来于闽台之间，台湾与内陆之间的

社会经济联系愈加紧密。

嘉庆海乱平息以后，浙江水师装备１３９艘同安梭船，福建水师装备２２２艘同安梭船瑖瑥。到同治

末年，浙江省仍拥有１００艘同安梭船，福建省有２４２艘同安梭船瑖瑦。同安梭船作为闽浙两省水师的

主力战船长期存在。

综上可见，乾嘉之际闽浙水师因赶缯船追剿海盗同安船时笨重不灵，遂仿造同安船；继因同安

船难以应对广东艇匪的侵扰，又仿造米艇；后因米艇不利于横渡海峡追剿蔡牵的大同安梭船，仿造

大同安梭船。短短的１０余年间，闽、浙水师战船三度更张，紧随海盗船只的变化而变化。

鸦片战争中英军给中国人留下的最深刻印象莫过于 “船坚炮利”，这种感官上的震撼掺杂着败

于 “夷狄”的羞辱，促使清廷在战后立刻对水师战船做出变革，其决心之坚定可以从道光帝的谕旨

中窥得，“从前所设水师船只几同具文，且今昔情形不同，必须因地制宜，量为变通。所有战船大

小广狭及船上所列枪炮器械应增应减，无庸泥守旧制，不拘何项名色，总以制造精良，临时适用为

贵”瑖瑧。不同于以往对于恪守祖法旧制的强调，这道谕旨中 “今昔情形不同”“无庸泥守旧制”等措

辞，隐隐表露出清廷欲仿造夷船的愿望。广东在籍郎中潘仕成曾仿造美国兵船一艘，甚为得用，奕

山遂奏请 “拟酌照英夷中等兵船式样制造”，道光帝对此甚为满意，借此再次申明了对仿造西方战

船的支持瑖瑨。

无独有偶，同年魏源编成的 《海国图志》一书中亦提倡师法西方的战船制造技术。其实，《海

国图志》作为一部方志类著作，主要内容是介绍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情况，整部书中最能够体现

魏源 “师夷长技”思想的就是关于仿造西方海战武器的１２卷内容。这１２卷中大部分内容并非魏源

本人的创作，而是辑录自琦善、奕山、龚振麟等官员的奏疏以及潘仕成、丁拱辰等士绅的私家著

述瑖瑩。换言之，魏源关于师法西方武器技术的主张早已被提出，甚至被实践，由此便不难理解为何
《海国图志》没有引起清廷的重视，恐怕是因为以仿造西方战船为核心内容的 “师夷长技”主张在

当时已非什么新观念，无需再刻意强调。仿造夷船也是为了在短时间内改变自身武器装备的落后状

况，正如奕山所说 “此时如讲求最为得力之船，必须仿照夷船式样做法，庶堪与该夷对敌”瑘瑠，这与

顺康年间仿造南明军与郑军水师战船、嘉庆年间仿造海盗战船的做法可谓是一脉相承。就此而言，

所谓 “师夷长技”其实是在华夷语境下对传统思想资源的另一种表达。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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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姜鸣：《龙旗飘扬的舰队：中国近代海军兴衰史》，三联书店２００２年版，第１５—１７页；茅海建： 《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

究》，三联书店２００５年版，第３９—４０页；张建雄、刘鸿亮：《鸦片战争中的中英船炮比较研究》，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２８—

１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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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浙江巡抚秦世祯揭帖》，顺治十三年五月初五日，《明清史料》甲编第４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版，第３８３、３８４页。

⑥ 《车克等题为苏松地方修造战船银两报销事本》，顺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六日，《郑成功档案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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